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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是
友
人
謝
靜
吾
告
訴
我
，
他
碰
見
一
位
美
國
囘
來
的
同
鄉
，
談
到
吉
錚
逝
世
的
消
息
，
我
聼
了
吃
一
驁

。
後
來
，
想
可
能
是
另
外
一
個
吉
崢1

紀
存
，
濟
曾
，
或
其
岬
？
接
着
我
看
到
有
人
引
了
於
梨
華
悼
吉
崢
的

文
章
，
我
還
是
不
敢
全
信
，
我
寫
了
一
封
信
給
於
梨
華
，
一
封
信
給
范
思
綺
，
請
他
們
告
訴
我
確
寅
的
情
形
。

於
梨
華
囘
我
信
，
還
寄
給
我
她
在
中
央
日
報
發
表
的
悼
吉
硼
的
文
章
，
范
思
錡
來
信
也
附
來
她
在
純
文
學
上
發

表
的
紀
念
吉
睜
的
文
章
。
她
們
的
文
章
都
是
情
文
並
茂
，
感
人
茜
深
。
但
是
我
讀
了
並
沒
有
流
淚
，
我
感
到
的

是
一
種
空
虛
與
幻
滅
。
吉
錚
之
死
雖
是
個
人
事
情
，
但
也
正
是
一
個
有
天
賦
的
人
與
生
活
間
衝
突
的
結
果
。

我
在
芭
城
的
時
候
，
住
在
范
思
綺
的
家
裏
，
由
於
她
的
介
紹
，
我
認
識
了
吉
鋰
。
但
是
約
定
在
圖
書
館
見

面
，
吉
錚
來
的
時
候
，
思
綺
還
沒
有
出
來
，
我
們
就
逕
先
招
呼
了
。

她
的
笑
容
是
直
率
而
美
麗
的
。

後
來
好
幾
次
我
們
在
一
起
。
在
一
起
吃
飯
時
，
吉
錚
把
她
「
拾
鄉
記
」
的
書
名
同
我
商
蹏
，
我
因
爲
沒
有

陳
過
她
的
書
，
很
難
出
甚
麼
主
意
，
只
是
就
自
己
對
於
書
名
的
反
應
告
訴
她
。
一
起
在
車
上
時
，
談
到
她
們
的

家
，
她
們
對
自
己
的
生
活
都
喳
噴
有
怨
言
。
不
滿
現
狀
原
是
人
類
進
步
的
力
聶
。
但
我
當
時
想
到
她
們
的
環
境

正
是
臺
灣
千
萬
的
靑
年
女
性
的
夢
想
。l
l

到
美
國
嫁
給
一
個
有
學
問
有
好
的
收
入
的
丈
夫
，
自
己
有1
個
漂

悼
吉
錚

徐

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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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
的
家
，
在
清
靜
而
美
麗
的
環
境
裏
，
養
幾
個
可
愛
的
孩
子
。
所
以
當
她
們
說
不
滿
家
室
的
話
時
，
我
說
：

「
但
是
你
必
須
承
認
，
這
丈
夫
是
你
自
己
挑
選
的
，
孩
子
是
你
自
己

菱
的
。
」

吉
鎛
笑
了
，
思
綺
也
笑
了
。
在
笑
容
中
，
我
很
清
楚
的
看
出
，
她
們
對
於
自
己
的
丈
夫
是
驕
傲
的
，
對
於

自
己
的
孩
子
是
得
意
的
。

於
是
，
在
吉
鋰
的
家
裏
，
我
碰
見
了
她
的
丈
夫
，
也
碰
見
她
丈
夫
的
母
親

l
l

一
個
非
常
年
輕
的
母
親
。

我
們
談
得
很
愉
快
。
以
後
，
吉
鋰
要
對
我
寫
一
篇
訪
問
記
，
我
們
兩
個
人
對
坐
在
沙
發
上
，
她
問
我
許
多
問
題

·
其
中
之
一
是
問
我
最
近
的
寫
作
計
劃
，
我
說
我
正
在
設
想
寫
一
篇
短
篇
小
說
，
寫
一
個
隔
了
二
十
年
猪
地
重

遊
的
人
，
約
他
過
去
的
情
人
在一
個
過
去
常
約
會
的
地
方
見
面
；
他
到
了
那
個
地
方
，
溍
堉
周
圍
的
各
種
變
化

，
靜
靜
的
等
她
降
臨
，
但
是
她一
直
沒
有
來
，
最
後
，
有

一
個
人
送
了
封
信
來
，
說
她
不
想
再
碰
見
他
了
，
因

爲
她
願
他
仍
保
留
她
以
前
的
印
象
。

吉
經
對
於
我
這
篇
小
說
的
設
計
很
喜
歡
，
她
說
希
望
我
寫
出
來
後
就
寄
給
她
看
。

l
_

而
我
一
直
到
現
在

還
沒
有
寫
。

她
坐
在
我
的
對
面
，
對
我
發
問
，
用
筆
記
錄
，
精
砷
非
常
明
朗
溜
洒
可
愛
，
尤
其
是
當
她
頲
部
偏
動
，
頭

髮
波
動
起
伏
，
身
軀
移
動
，
手
臂
伸
出
交
叉
，
我
覺
得
她
儀
態
很
美
。
如
果
是一個
美
國
女
性
，
我
一
定
會
誇

讚
一
句
她
的
美
麗
，
但
是
對
一
個
中
國
的
太
太
，
這
種
誇
讚
會
顯
得
我
輕
薄
，
我
自
然
不
敢
隨
便
。

以
後
我
從
美
國
到
日
本
文
到
臺
灣
，
她
的
那
篇
訪
問
記
已
經
在
臺
北
中
央
日
報
上
發
表
過
，
我
沒
有
讀
到

。
好
像
隔
了
許
久
，
我
囘
香
港
後
她
才
寄
給
我
的
。

接
箔
是
她
要
我
爲
她

一
本
小
說
寫
一
篇
序
，
在
這
篇
序
裏
，
我
對
她
的
小
說
並
沒
有
十
分
頌
揚
，
我
說
的

是
像
她
這
種
生
活
中
所
常
有
的
小
說
題
材
的
限
度
問
題
。
她
大
概
不
十
分
喜
歡
，
或
者
是
出
版
商
不
十
分
喜
歡

，
可
能
沒
有
採
用
；
因
爲
她
沒
有
送
我
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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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於
年
輕
的
朋
友
第
一
二
部
作
品
，
我
不
敢
太
頌
揚
的
原
因
，
實
在
是
期
望
他
們
將
來
有
更
好
的
作
品
產

生
。
如
果
一
動
筆
就
稱
之
爲
李
清
照
：
杜
甫
與
莎
士
比
亞
，
那
麼
怎
麼
能
還
有
更
好
的
東
西
。
其
次
就
是
我
個

人
的
經
驗
，
當
我
初
初
寫
詩
的
時
候

，
我
有
一
位
老
師
楊
丙
辰
敎
授
，
對
我
善
意
的
讚
許
丶
記
得
他
在
大
公
報

發
表
的
一
篇
文
章
裏
對
我
作
過
過
份
的
稱
許
，
使
我
有
一
種
錯
覺
。
這
錯
覺
以
後
常
使
我
感
到
臉
紅
。
寫
作
越

多
，
越
發
現
自
己
缺
乏
「
天
才
」
，
如
果
有
一
點
點
可
驕
傲
的
地
方
，
實
在
都
是
痛
苦
與
心
血
的
結
晶
。

到
底
第
一
流
天
才
是
否
可
以
完
全
不
需
要
「
生
活
」
，
這
個
我
不
知
道
，
我
想
，
卽
使
有
之
，
千
古
以
來

，
也
祗
有
可
數
的
兩
三
個
人
。
這
幾
個
少
數
的
「
第
一
流
天
才
」
以
外
；
文
學
作
品
，
總
遠
是
要
從
生
活
提
煉

昇
化
而
來
。

生
活
的
體
驗
可
以
廣
，
可
以
深
；
但
必
是
在
波
難
痛
苦
中
產
生
的
。
如
果
陷
於
平
庸
而
淺
俗
舒
服
安
定
的

泥
沼
裏
，
想
寫
出
偉
大
的
作
品
可
以
說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霫
房
裏
的
作
品
，
沙
龍
裏
的
作
品
，
襲
用
些
西
洋
的
寫

作
上
新
鮮
的
技
巧
，
或
描
寫
些
沙
龍
裏
有
趣
的
瑣
事
與
趣
聞
，
可
能
是
可
愛
的
東
西
，
但
只
是
第
三
流
的
作
品

而
已
。作

家
之
铜
要
生
活
，
正
如
工
業
成
品
之
需
要
原
料
。
我
們
幾
乎
可
以
從
現
代
的
任
何
的
作
家
看
到
他
們
如

何
追
求
生
活
：
旅
行
、
遊
獵
、
冒
險
、
參
加
戰
爭

霞
奔
走
革
命
，
甚
至
是
醇
酒
婦
人
，
以
至
酗
酒
與
吸
毒
：
·
…

是
好
是
壞
，
我
們
不
敢
說
，
我
們
可
以
知
道
的
是
他
們
總
是
想
跳
出
生
活
中
平
膺
的
樊
籠
，
辱
找
一
種
新
的
經

驗
，
來
擴
展
他
的
視
野
與
生
活
範
圍
。

這
不
妨
說
他
們
的
氣
質
使
然
，
但
也
可
以
說
是
他
們
的
才
華
使
他
們
不
安
於
「
室
」
，
他
們
比
別
人
更
容

易
不
滿
於
現
狀
，
他
們
要
求
「
飛
揚
」
，
要
求
「
剌
激
」
，
要
求

I
變
動
」
，
與
「
變
化
」
。

所
謂
「
江
郎
才
盡
」
，
照
我
想
的
，
就
是
這
「
生
活
枯
竭
」
，
許
多
人
說
每
個
人
都
可
以
寫
一
部
小
說
，

這
句
話
我
相
信
可
能
是
正
確
的
；
但
我
還
相
信
很
少
人
可
以
窩
兩
部
小
說
。
或
者
說
，
只
有
文
學
家
才
可
以
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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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部
小
說
。
許
多
作
家
寫
了
十
部
二
十
部
的
小
說
，
分
析
起
來
，
往
往
是
一
部
的
翻
版
而
已
。

作
爲
一
個
作
家
或
藝
術
家
，
他
們
罷
不
起
「
才
盡
」
之
苦
，
這
也
卽
是
怕
「
生
活
枯
竭
」
，
因
此
有
的
怪

家
庭
牽
累
他
，
有
的
怪
秕
會
限
制
他
。
他
們
感
到
苦
痛
。
要
免
去
這
種
苦
痛

，
他
唯
一
的
辦
法
，
是
放
栗
墓
術

；
他
可
以
做
別
的
不
需
要
創
作
的
事
，
他
可
以
敎
書
，
也
可
以
賚
稿
，
他
必
須
完
全
放
粲
要
為
「
沒
有
人
窩
過

」
的
作
品
這
種
企
圖
。
他
必
須
改
行
。
有
人
改
行
後
的
確
非
常
愉
快
，
有
人
則
因
爲
仍
要
舄
作
，
他
下
意
識
裏

常
有
苦
痛
，
他
常
常
感
到
自
己
有
點
委
屈
。
我
有
一
個
很
有
寫
作
才
能
的
朋
友
，
到
馬
來
亞
一
個
清
靜
的
城
市

裏
敎
書
，
起
初
以
爲
在
清
靜
的
環
境
中
可
以
寫
作
。
可
是
到
了
那
面
後
，

他
同
一
個
同
事
結
了
婚
，
兩
個
人
收

入
不
錯
，
分
期
付
款
，
買
了
房
子
與
汽
車
，
義
了
兩
個
孩
子
，
工
餘
有
暇
，
在
小
囤
子
裏
打
牌
應
酬
，
日
子
很

輕
易
地
打
發
着
。
我
於
一
九
六
二
年
去
馬
來
亞
，
承
他
招
待
在
那
裏
玩
了
幾
天
。
我
說
：
「
你
現
在
生
活
很
安

定
，
收
入
也
不
差
，
應
該
很
快
活
了
。
」
他
說
：
「
可
是
我
的
窩
作
的
生
命
完
了
。
」
我
看
他
仍
在
懷
念
他
的

寫
作
生
命
，
就
知
道
他
不
會
十
分
快
活
，
有
一
次
同
幾
個
人
在
一
起
，
談
到
現
在
新出
的
一
些
可
注
意
的
作
家

時
，
他
很
有
點
不
安
，
他
始
終
在
自
信
，
如
果
他
一
直
從
事
於
寫
作
，
他
的
成
就
一
定
會
高
於
這
些
作
家
的
。

我
當
時
自
然
也
僅
能
隨
便
承
諾
而
已
。

放
粲
自
己
的
天
賦
'
(
不
管
這
「
天
賦
」
是
多
是
少
)
'
是
同
放
栗
自
己
所
愛
的
情
人
一
樣
，
往
往
放
棄

了
，
而
在
久
久
以
後
，
還
會
常
常
想
到
。
許
多
人
不
能
堅
持
他
「
天
賦
」
的
要
求
時
，
實
際
上
也
正
是
他
「
天

賦
」
有
限
。
一
個
有
較
高
「
天
賦
」
的
作
家
或
褻
術
家
，
他
一
定
要
向
「
生
活
枯
竭
」
挑
戰
，
這
可
能
會
使
他

在
道
德
上
有
缺
點
，
使
社
會
對
他
許
多
行
爲
有
所
誤
解
。
我
想
這
也
可
以
解
釋
許
多
藝
術
家
做
出
對
不
起
父
母

，
對
不
起
太
太
，
對
不
起
子
女
，
以
及
對
不
起
自
己
的
行
爲
。
爲
怕
「
生
活
枯
竭
」
，
他
常
會
放
栗
安
定
而
揄

快
的
家
庭
，
他
會
放
栗
美
好
的
職
業
，
也
會
放
棄
他
父
母
爲
他
安
排
的
美
麗
的
前
途
，
與
自
己
當
初
以
爲
很
好

的
某
種
生
活
格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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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吉
蟬
坐
在
我
對
面
訪
問
我
的
時
候
，
我
心
裏
想
她
應
當
是
一
個
好
的
記
者
'
(
那
時
候
，
我
完
全
不
知

道
，
她
去
美
國
時
想
進
新
聞
學
院
，
並
且
以
後
仍
惋
惜
她
沒
有
去
寅
現
這
個
志
願
的
°
)
但
當
我
看
到
她
的
美

好
舒
適
的
家
庭
，
與
設
想
她
每
天
的
瑣
碎
生
活
時
我
就
不
覺
生
出
一
種
疑
問
：
難
造
這
樣
的
環
境
也
能
產
生
很

出
色
的
作
家
麼
？

吉
綱
要
以
寫
作
消
遣
消
遺
她
寂
寞
的
家
庭
生
活
，這
沒
有
甚
麼
，
但
她
要
想
窩
得
成
功
。
這
當
然
是
一
件

煩
惱
。
作
爲
一
個
作
家
，
一
開
始
往
住
相
信
自
己
的
天
才
，
往
後
就
知
道
「
才
」
是
很
容
易
「
盡
」
的
，
除
非

有
生
活
的
培
養
。
天
賦
較
高
的
作
者
，
意
識
的
與
無
意
識
就
會
發
現
，
「
成
功
」
兩
個
字
，
第
一
步
就
是
不
落

寨
臼
，
不
落
人
家
的
寨
臼
與
不
落
自
己
的
棠
臼
。
要
作
品
新
鮮
，
就
要
生
活
豐
富
。
因
爲
他
必
須
要
求
生
活
。

他
可
能
要
跳
出
家
庭
，
投
入
社
會
運
動
，
追
隨
革
命
，
她
可
以
去
接
受
浪
漫
的
愛
情
，
她
可
以
探
求
她
所
不
熟

識
的
人
生
。

作
爲
一
個
作
家
(
或
褻
術
家
)
，
有
時
候
就
褥
放
栗
許
多
柬
西
,
有
時
候
也
必
須
接
受
許
多
挑
戰
o

這
是

局
外
人
所
不
能
了
解
的
。

佛
弟
子
修
道
，
坐
在
菩
提
稠
下
打
坐
，
有
許
名
幻
象
來
試
探
。
先
是
猛
虎
毒
蛇
，
再
是
利
斧
烈
火
，
後
乃

美
女
獻
情
，
又
報
父
喪
母
病
。
一
個
作
家
或
褻
術
家
也
有
這
種
正
正
反
反
的
試
探
。
有
許
多
天
賦
稍
薄
的
人
｀

埋
於
安
定
舒
適
生
活
中
有
之
，
奔
而
迎
合
時
好
者
有
之
，
變
爲
商
，
變
爲
官
，
變
爲
「
學
者
」
或
「
敎
授
」
者

有
之
。
他
可
能
是
聰
敏
能
幹
，
但
從
此
再
不
能
創
作
，
而
只
會
開
會
演
講
了
。

有
許
多
作
家
，
爲
求
「
生
活
」
的
擴
充
而
去
革
命
，
結
果
捲
入
「
政
治
」
，
而
放
棄
了
寫
作
；
有
許
多
詩

人
，
爲
謀
「
生
活
」
安
定
，
而
去
經
商
，
結
果
發
了
點
財
而
不
能
寫
詩
。
有
許
多
－
音
樂
家
爲
策
家
而
去
敎
語
言

·
最
後
就
成
了
語
言
敎
員
而
放
棄
－
音
樂
。
能
在
許
多
生
活
變
化
之
中
，
在
任
何
環
塊
中
，
沒
有
忘
去

r寫
作
」

的
，
則
必
是
更
有
天
賦
的
作
家
或
詩
人
。
當
一
個
環
境
使
他
「
才
」
盡
之
時
，
當
一
個
繯
境
使
他
發
塊
「
生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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枯
竭
」
之
時
，
他
干
方
百
計
想
換
環
境
找
刺
激
的
則
正
是
他
的
創
作
慾
的
要
求
。
也
正
是
他
的
天
賦
逼
他
有
這

個
要
求
。

吉
硼
也
正
是
一
個
無
意
識
的
想
從
她
的
「
生
活
樊
籠
」
跳
出
來
的
作
家
。
這
也
足
移
證
明
她
的
天
賦
是
較

厚
與
較
高
的
。
我
說
她
「
無
意
識
」
的
，
則
是
因
爲
她
自
己
不
知
道
她
需
要
的
是
甚
麼
。
她
如
果
知
湄
自
己
所

企
求
的
是
「
寫
作
」
，
她
一
定
會
往
另
一
個
角
度
去
試
探
她
可
以
跳
出
樊
籠
的
門
窗
。

但
是
「
寫
作
」
是
一
件
事
，
「
生
活
」
是
一
件
事
；
生
活
不
安
定
固
然
不
能
寫
作
，
生
活
太
安
定
了
也
並

不
能
「
寫
作
」
。
近
年
來
，
我
常
常
鸊
到
人
羨
慕
「
太
太
作
家
」
，
說
她
們
因
爲
有
丈
夫
肇
着
她
們
，
她
們
甚

麼
事
都
不
用
做
，
可
以
專
心
寫
東
西
。
但
是
事
咒
上
，
就
因
爲
可
以
甚
麼
事
都
不
做
，
生
活
就
越
過
越
狹
，
－

部
兩
部
書
以
後
，
就
再
沒
有
甚
麼
可
寫
，
再
寫
也變
成
玩
七
巧
板
一
樣
，
只
是
把
七
塊
相
同
的
板
變
換
一
個
擺

法
而
已
。

我
常
說
，
在
這
個
世
界
上
，
寫
作
的
「
自
由
」
與
「
獨
立
」
是
很
難
的o
在
獨
裁
國
家
中
，
寫
作
是
政
治

任
務
，
你
不
服
從
任
務
分
配
，
你
就
不
能
生
存
；
在
査
本
主
義
祉
會
中
，
作
品
是
商
品
，
你
不
跟
從
市
場
的
需

要
，
你
就
無
法
生
活
。

所
以
我
說
：
「
文
學
，
在
査
本
主
羲
的
自
由
商
場
中
，
好
像
是
賣
淫
的
妓
女
，
打
扮
越
來
越
俗
氣
，
粉
越

捒
越
厚
，
但
越
顯
得
可
憐
憔
悴
與
空
虛
。
文
學
，
在
獨
裁
國
家
中
，
好
像
是
被
豢
箋
的
打
手
，
越
來
越
像
英
犬

，
隨
獨
裁
權
戚
的
增
加
，
它
對
主
人
態
度
越
來
越
卑
微
，
對
外
人
的
面
目
越
來
越
兇
狠
。
」

於
是
有
左
派
人
士
問
我
在
這
自
由
商
場
上
賣
文
，
是
不
是
也
算
「
賣
淫
」
呢
？

我
想
這
是
不
必
否
認
的
。
淪
落
在
香
港
論
字
賣
文
的
朋
友
，
同
「
賣
淫
」
的
分
別
實
在
很
少
，
不
光
是
我

，
卽
左
翼
人
士
曹
聚
仁
先
生
與
葉
靈
鳳
先
生
等
也
無
法
例
外
。
其
他
像
－
音
樂
家
馬
思
聰
在
生
活
盡
報
上
寫
大
陸

現
況
，
同
賣
淫
也
沒
有
甚
麼
不
同
？
但
何
以
他
竟
不
在
大
陸
做
－
音
樂
家
與
音
樂
院
院
長
呢
？
這
些
年
來
，
香
港

` 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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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六
八
年
十
月
九
H

的
舞
場
與
酒
吧
，
都
是
大
陸
出
來
的
少
女
，
她
們
難
道
都
如
此
廿
心
墮
落
？
這
還
不
是
因
爲
她
們
在
中
共
統
治

下
無
法
生
存
嗎
？
她
們賣
淫
，
但
她
們
還
在
策
家
。

在
大
陸
被
清
算
的
作
家
與
墓
術
家

，
如
跪
在
地
下
頭
戴
高
帽
子
的
劉
開
渠
：
夏
衍
｀
葉
淺
予
等
，
倘
能
到

香
港
來
過
「
賣
淫
」
般
的
竇
稿
生
活
，
恐
怕
正
是
求
之
不
得
之
事
吧
！

有
人
說
我
不
但
賣
淫
，
而
且
反
共
反
華
。
我
想
這
位
先
生
眞
是
一
個
不
鶓
人
民
電
崟
廣
播
與
不
讀
人
民
日

報
的
反
動
份
子
。
如
果
颮
聽
人
民
電
臺
的
廣
播
與
人
民
日
報
的
社
論
，
誰
不
知
逾
反
共
反
華
~
一
小
撮
的
當
權

派
，
是
潛
伏
在
共
產
鯊
內
的
反
革
命
份
子
，
如
彭
眞
吳
晗
甚
至
是
劉
少
奇
與
鄧
小
平
之
大
人
物
，
徐
訐
何
人
，

有
甚
麼
査
格
與
力
蝨
談
得
上
「
反
共
」
與
「
反
華
」
？

追
悼
吉
睜
，
談
到
為
作
，
寫
作
而
至
於
賣
稿
，
我
不
得
不
想
到
我
們
賣
稿
的
生
活
的
可
憐
。
如
果
吉
鎦
知

道
寫
作
生
涯
是
如
此
沒
有
前
途
，
作
品
的
好
壞
又
是
如
此
沒
有
標
準
的
話
。
像
我
們
認
爲
也
算
有
點
成
就
的
作

家
如
丁
玲
｀
簫
軍
｀
老
舍
辶
已
金
；
周
立
波
、
胡
風
；
馮
零
峯
｀
周
揚
2

歐
隔
山
…
·
·
等
等
，
忽
而
都
被
判
爲

反
共
反
華
，
其
作
品
又
都
變
成
毒
物
。
那
麼
她
也
早
該
壓
抑
寫
作
的
熱
情
而
另
謀
昇
華
，
這
或
者
可
使
吉
崢
不

至
於
如
此
早
死
了
吧
？




